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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此难得良机，小青手金春
将军把府邸团团围困。朱砂滚子
万东见有机可乘，遂连夜西进，火

中取栗，将隆隆车马驶入府内，金
银财宝悉数卷走，美妾娇娘无一
遗落。待金春将军人马赶到，高墙
内已是满地狼藉。
“朱砂滚子万东胆大贪吃！我

损折了一百三十余个兄弟！巡督
大人，这厮需得交出大宗银两，除
了充实府上银库，还要如数归还

我营。这厮为遮人耳目，随破瓷烂
铁押来十几个粗丑女人！巡督稍
待，我让人当即呈上编目，那上面
一器一物，包括端浆老妈子都记
个清细，大人看过便知！”小青手
金春击掌三声，副将进来，递上一
个皱皮本子。

舒莞屏有些惊异：本子上记

得密密麻麻，什么瓷猫枕、鸟笼、
雕花檀椅、铜夜壶、烟枪、大漆镶
银碗盏，细碎无尽，满满五页。最
后一页是女人的名字，姓氏身份，
洗衣房役工、房上侍女、厨娘，共
十四位，年龄三十至五十不等。舒
莞屏将编册掷在桌上：“将军所说

何为？到底是何府邸？”
“还有哪个！就是舒府啊！”
舒莞屏只觉得两眼发蒙，耳

畔轰鸣，再无法听清旁边的人说
些什么。副将离去，小青手金春将
军站起。舒莞屏仰靠椅背，一动不
动。“大人疲累了。”金春将军低头

看了看，嘴里发出“咝咝”声，不再
说话。“我来问你，你要据实以禀，

不得有误。”舒莞屏睁开眼睛，语
气突然变得沉实冷利：“舒府一事
是否先行禀报府上？事后府上可
曾知晓？”
“啊呀巡督！大营这些年‘平

了’多少大户，都是顺手就便的
事。府上知道自然高兴，也求之不
得啊！”

“我再问你，这一次，府上大
人事先是否知悉？”

“开始未及禀报，后来闹成这
个样子，府上大人自会知悉。不过
如何裁定、怎样分清干系，全凭巡
督明断了！”

舒莞屏血涌额头，双臂胀疼，
心跳如鼓。他紧咬牙关，扔下几个
字：“等候裁决吧！”说完即向大门

走去。“大人！”后面传来声声呼
叫。他充耳不闻，大步踏入漆黑的
夜色。起风了，庙宇檐头发出尖利
的呼啸。憨儿走来，舒莞屏仍未停
步，一直沿残院往西走了很远。他
迎着西风停下，转脸，对憨儿发出
指令：“备马，即刻起程。”

“大人，出了何事？夜行？”
“一刻不可耽搁！”

五

车马驶出大营。所有人心生
疑惑，却不敢询问。憨儿行令坚

执，车夫抖起精神，几位武士策马
在前。匠师和总兵同乘一辆骡车，
憨儿和舒莞屏一起，武士骑马殿
后。风在加大，山谷寒凉。夜鸟呼
鸣不已，一只粗粝一只尖亮。“哦
咳儿唉嗐！色而得利！”“呜呜呼
哟！呼哟！”它们在山谷里一东一
西遥相呼应。后来鸟鸣突然停息，

接着是一只猫头鹰，它突兀的叫喊
在清凉的月色下格外凄厉。憨儿
靠拢一下：“这鸟儿太瘆人了！”

因为提前多日转于下一程，
一路无人接应。舒莞屏只嫌车马

不快，再次催促。车夫鞭声频响，
车轮时而腾跳。武士提醒：“山路
陡窄。”“我们不走驿路，非把车子
颠散了不可！”憨儿一手揪紧车
子，一手揽护总教习大人。舒莞屏
两眼盯住车马，恨不得让它们飞起
来。武士在车后紧跟，呼喊：“大

人，我们该从北边绕行，那路好
些。”憨儿说：“那要走更远的路。
翻过前边垭口就是下坡了。”舒莞
屏问何时才能赶到朱砂滚子万东
的大营，憨儿说：“天亮吧，不过主
营在白石镇，那还要跑一会儿。”

舒莞屏心中默念一个名字：

吴院公。只有老人在天之灵能够
保佑舒府了。那个古老深幽的府
邸占地几百亩，后来又在西南二十
里外建了西营。自己在府中时间
不多，父母大人过世后伯父舒铨接
手府中事务，就随院公去了西营，
而后去同文馆。记忆中那些阴长
的胡同、精致的花园、长满青苔的

石栏、曲折的廊道，像里勾外连的
迷宫。最难忘的是那个惊耸之夜，
奶娘浑身战栗捂住他的嘴巴，躲进
密室。而今，此时此刻，那个阴森
与明媚交积的高墙之内，究竟是何
等惨状，已不敢想象。他毫不顾惜
府中主人，更不在意堆积如山的物
器，只有那些无处不在的气息与呵

声：它们由逝去的先人留下，是未
曾谋面的祖母、外婆、母亲和奶
娘，是她们。在她们的柔声呵护之

下，丁香和玉兰绽开花瓣，娇媚的

猫儿在精砌的石栏上奔跑；更夫穿
了黑鞋，露着白色的布袜巡夜，一
直走到边厢，在那里伸出烟斗与掮
枪的院丁接火。这里像一架运转
有序的机器，真正的掌管者是吴
院公。

舒铨成为舒府主人之后，府

中枯死了两棵百年古藤、五株桧树
和一棵最大的雪松。“不祥之兆
啊！”吴院公避走西营，牵住他的
手，声声叹息。舒铨开筑六角宫，
将原来的温泉扩展几倍；原有三个
妻妾，后又迎娶四个，称为“七姨
太”。最年轻的姨太只有十六岁，

加上几位女仆，在雾气腾腾的汤池
边与老爷玩“摸瞎狸乎”游戏。

舒莞屏最放心不下的是奶娘
花婶。最后一面如在眼前，不忍细
思。因为她年轻时貌美如花，人称
“花婶”，年纪渐大仍有一副好身
材，大眼漆亮。“奶娘啊，您是熟悉
密室的人，愿您躲过这场灾殃！”舒

莞屏一遍遍念着，喉咙如同烙炭。
他开口欲问憨儿车至哪里，竟将对
方吓了一跳：嗓子哑了。“大人莫是
害了风寒？就要攀上垭口了。”

车马明显加速，只是颠得更
重。已近凌晨四时，再有一会儿就
能见到曙色。舒莞屏希望天亮找到
近路，快些进入白石镇。为了不再

周折，他让武士先抵大营，告知巡
督一行即将到来。这也许是今生遭
逢的最大险峻。

（未完待续）

“征用后，蒋存驴接到传呼，即飞一般赶到了
出事地点。他是在‘工作需要、工作范围、工作时
间’里以身殉职的，完全符合一切因公牺牲条件：
一、说他‘担任向导’并不为过，他对路径熟悉，摩
托是他开的。需要说明的是，方圆几十里就他摩托
开得最好，并且敢于夜间飞车。他抄的是近道，月
光下我们甚至已经看见了罪犯逃跑的身影。二、
‘担任运输任务’，这个似乎也不用多讲。我与干警

小高一个坐在车斗里，一个坐在他屁股后边。我俩
都拿着手枪，一个盯左边，一个盯右边。存驴在发
现逃犯后，加速追逃，因道路转弯太急，刹车失灵，
才导致坠崖的。三、也是最关键的一点：蒋存驴同
志在生命最后时刻，没有想着自己，首先让小高和
我快跳车，为保护我们，他甚至还做了一个挽救动
作，把自己置身于最危险的悬崖边，才让小高跳车
成功。我因实在来不及纵身，而与他一道翻下深

沟。幸好有那么一块缓坡地，才救了我的命。说他
在‘对敌斗争’的关键时刻‘实绩特别突出’，我也
表示完全赞成。至于这么个具体人，是不是‘足为
后人楷模’，大家可以各抒己见。可最后那一刻，他
把生让给我和小高，把死留给了自己。事实也果然
如此，我们两个活了下来，他……（哽咽）足以成为
我何首魁的楷模！他在我心中的形象比在座的都高

大！对不起，我不想讲大话，蒋存驴平常也的确不
是一个守规矩的人，顺手牵羊、小偷小摸、打架斗
殴、耍牌赌博、吊儿郎当、混吃混喝，甚至见了大姑
娘小媳妇还爱怪话连篇、动手动脚，都是事实。为
这些事，我用警棍戳过，大头鞋踢过，手铐铐过，黑
房子关过，可他每每在关键时刻，还就能站出来，
像他蔡表舅说的那样，奋不顾身、赴汤蹈火！同志
们，我活了几十年，就明白了一个道理：老天对人

唯一的公平就是生命。这是它给世人的最大恩典，
让我们都来活一回。可只让你活一回！谁都只给一

回！哪怕你再能，把天能戳个窟窿，活完了都得滚
蛋。谁不想长寿？谁不想多活呀？蒋存驴脑袋没谁
尖、比谁傻吗？可在千钧一发之际，他毅然把自己
交出去了。今年刚刚三十六，是本命年哪！他腰上
还系着红腰带，脚上穿着红袜子，摔成莲花落子
后，我才看见，里面还穿着红裤头……他比谁都想
活呀同志们！他不英雄谁是英雄？他不烈士谁是烈

士？我们身上都有毛病，这个世上没有完人。谁要
说他是完人，那他就是这个世界上最大的骗子！当
然，蒋存驴身上的毛病可能多一些……不把蒋存驴
同志的事办好，我他妈就不干这警察了！谁给国家
卖命哪！都靠卖嘴皮子、说大话能行吗？你看我们
一开会，卖起嘴皮子一个比一个能，卖得好的还都
风光无限了，可关键时刻谁朝出站哪？那些没说过
一句大话却能站出来的才是硬道理，才是真英雄

啊！狗日拐卖妇女儿童的，已经整得好多家都妻离
子散、上吊服毒、家破人亡了……蒋存驴同志是多
次分文不取地追逃啊！我们要对得起蒋存驴，不要
求全责备……谁不服，谁拿命去试试嘛！”

大家还从来没见何首魁哭过，可今天他不仅
一边狠狠拍着床板，一边还声泪俱下了。

当然，最后老何也有些婉转地说：“我也知道

烈士的荣誉是崇高的，英模的称号是神圣的。申报
程序十分严肃复杂，一时半会儿不可能办下来。综
合考虑，蒋存驴也确有短板。我个人认为他是烈
士，只能代表个人的认识和意见。何况也不能再僵
持下去了。烈士够不上，将功折过，授予他一个见
义勇为的勇士总是可以的吧？报县政府就可以审
批，来得也快。这是我最后的建议！”

这个建议倒是很容易就达成共识了。赔偿条款

也都同意按最高上限处理。然后就是跟蔡表舅的谈
判了。蔡表舅非常清楚烈士与勇士之间的差别，可
这次是南归雁、何首魁、安北斗与县公安局一同跟
他谈话，都明确表示，烈士的审批程序特别严谨，会
涉及蒋存驴同志的一贯表现。要他们蒋家先接受见
义勇为勇士称号的申报。这也是由县一级人民政府
授予的崇高荣誉。蔡表舅毕竟是明白人，他提出烈
士、英模称号，本身也有法乎其上、取乎其中的意

思。加上这场拉锯战已将他拉得身心疲惫，也有知
难而退的意思，就说蒋家保留烈士的申诉权。

一场风暴眼看就要化解了。可蒋家还是闹得
不行，嫌赔款太少，与他们的要求距离尚大。加上
战线拉得过长，家里都有事，情绪就颇为激愤。他
们竟然把安北斗团团围住，有人甚至还推推搡搡地
想下手打。安北斗能做到的就是骂不还口、打不还

手。农村工作做得多了，他知道自己的冷静和笑脸
是唯一降温和化解矛盾的良药。别人能闪的都闪
了，能躲的也躲了，唯有他，南归雁更进一步明确：
镇政府是全权处理后事的负责人！一切都得兜着、
顶着、受着、忍着。他喊道，谁都不要乱来，他要跟
“总代表”蔡表舅谈话。可这帮人发现蔡表舅的着
力点并不在钱上，便有些想撇开的意思。就在大家
把他推到蒋存驴棺材前，逼着他闻里面的臭味，有

人甚至还在后边强压头颅时，蔡表舅搀着蒋存驴的
娘走进了灵堂。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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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细节越发琐碎和详尽
的下午，天赐死了。他的死经过无
数个梦境的增补和修复，也许已
经超越了现场真实，因为福小站
在他十五米之外的地方，但在梦
里却如在眼前一般，最微小的死
亡细节都不曾被忽略。

罪魁祸首是两条船，它们交
错经过石码头时各向对方鸣了一
声笛。这是水路表示友好的规矩，
但在陆地上引发了血光之灾。嘟，
像放了一个屁；嘟，像放了又一个
屁。第一声让半下午就开始午睡
的天赐右腿抽动了一下，如果只
这一声，他会继续睡，和最近的四

天一样，平平安安度过第五天；但
是第二声又响了，他的左腿也抽
动了一下，随即人像弹簧一样从
床上跳起来。他在昏暗的屋里（福
小的梦中，屋子里是昏暗的，尽管
如此，她还是能清楚地看见弟弟
的一举一动。此刻，她本人放下手
中的作业，从门楼底下站起身，想

看看两声汽笛是否惊动了弟弟的
神经。在梦里，她看见了身后的一
把大椅子和一把小椅子，大椅子

上放着课本和作业本，小椅子上还
留着她的体温）像喝了酒的猫机械
而又安静地摇晃身体，光着脚寻寻
觅觅。他在惊醒之后突然觉得身
体里烧开了水，有很多泡泡想往外

跑；同时，他无端地觉得这世界过
于完整，需要什么东西把它给稍稍
分离一下（这种主观唯心主义的结
论也只能出现在第三人称的梦境
里）。他像后来福小才见过的机器
猫一样，摇摇摆摆地爬上凳子，摘
下挂在墙上的、只有在姐姐辅导

自己时才用的废弃的书包，从里
面拿出文具盒，打开，颤抖的右手
大拇指和食指捏起削铅笔的手术
刀片。它怪异的造型让天赐在捏
起它的一瞬间笑了。手术刀片很
小，可再小也是刀，所有人都忽略
了这一点；他们以为他只对那些
日常的、手边的凶器感兴趣，菜

刀、镰刀、斧头每次用过后，都藏
在他看不见找不着的地方；自从
戳了朱永久老婆的屁股，筷子也
被列为重点藏匿对象。他下来，居
然没蹬倒凳子。开始在空气里切
割。天赐如此明确地直奔刀片，福
小也只有在梦中才敢如此还原真
相，它缺少必然的逻辑，因为天赐

更擅长把手边的东西变成凶器；
但她的确在无数个梦中看见他摇
摇摆摆直奔刀片，然后开始切割。
空气切开了又复原，世界依然完
整；天赐开始切割被褥，很好，割
开来再也合不上，被褥打开了一
张张尖锐和修长的嘴。福小听见

天赐在梦里笑了，声音单纯，像闪
电到来之前。

如果天赐那天下午的傻笑没
有从散漫、平旷骤然变为压抑和癫
狂的尖笑，福小就接着回去做作业

了。那她看见的弟弟的血就只能
是静态的了。她走在半路上，担心
弟弟会被两声汽笛吓着，这时候天
赐已经割完了被褥，世界破碎之后
他愈发感到身体里有水在沸腾，咕

咚咕咚的泡泡到处在找门路，他
凑近门以便在更好的光线里看清
沸水和泡泡们在哪儿。他把刀片
指向左手腕的静脉，一刀下去，如
同梦境里的画外音，福小听见弟

弟说：嘿嘿，找到你们啦！
血开始像市中心的喷泉那样

往上冲，也像焰火，吓了天赐一
跳。但是舒服，沸水和泡泡们出来
了，一路欢歌。血喷出来时吹着口
哨，福小听得见，调调很像后来听
到的《欢乐颂》。她看见了，弟弟的

血升起来又降下去，逐渐成为驯
服的溪流。天赐在门前坐下来，对
着她笑，说：“姐，有人在我肉里给
我挠痒痒。好受。”

福小喊：“天赐！”就要往上
冲。

天赐右手里的手术刀片往前
一挥，像往常一样划了一道颐指

气使的楚河汉界，“姐，不许你过
来！”那口气跟说“姐，不许你吃！
姐，不许你动！姐，你再不听我就
告诉爸妈，让他们打你！”一样。他
把刀片又来回挥了两次。

福小站在那里四秒钟，却像
十四年那么漫长，看不见的时钟
的秒针在动，每走一格都地动山

摇。但在梦里，福小看得见整个世
界，听得清这个下午所有的声音，
闻得到新鲜的血液扑鼻的温热和
甜腥。父母的水斗停下来，汽笛声
之后任何角落都没有尖叫声跨过

运河，他们大眼瞪小眼相互看看，
水斗接着拉起来。祖母从《圣经》
上抬起头，耶稣的脸色没变，花街
还是汽笛响起来之前的花街，她

又接着往下念：“母亲怎样安慰儿
子，我就怎样安慰你们，你们也必
因耶路撒冷得安慰……”有人在花
街上缓慢地走，有人似乎在他们
家的门楼下停留。但这些都不重
要，重要的是，福小往前走一步接
着就往后退两步，仿佛一种游戏。

福小那天下午听见了十二只

蝉同时叫起来，千真万确。重复做
了差不多二十次梦之后，她才一
一辨出每一只蝉所在的方向：东
南三只，西南两只，正北一只，正
南两只，东北一只，正西两只，西

北一只。弄清楚方向后，她画了一
张蝉声分布示意图，想从图中看
出点东西，却苦思冥想一无所获。
福小确信当时她因为蝉声走了
神，她站在距离弟弟十五米的青
砖小路上，样子很像灵魂出窍。后
来，她听见天赐的声音摇摇晃晃：

“姐，我冷。”
福小猛然看见脚底下自己的

影子，两只胳膊张开，脑袋歪在一
边，像祖母每天礼拜的十字架上的
耶稣。她开始往屋里跑。

弟弟在她怀里笑的力气都没
有，脸像一张空荡荡的演草纸。天
赐说：“姐，我真冷。”福小抱着他

叫弟弟，同时扯开嗓门喊人。花街
那个下午出奇地安静，福小听到天
赐说的最后一句话是：“姐，我把
景给你。”声音断断续续。福小号
啕大哭，悲痛和恐惧瞬间贯穿了全
身：原来死真的会来。

天赐死了。在梦里一遍遍地
死。天赐每死一次，福小都要大汗

淋漓地醒来。在蝉声响起之前天
赐漫长的流血过程里，她在想什
么？等到很久以后她敢于直面此
事时，她发现，这在此前很多次梦
里被刻意回避掉了。她开始在接

下来的梦中睁大眼睛，像间谍一样
潜入梦中的福小体内，开放身体的
每一个神经末梢，几经完善，现场
可以如此复原：

天赐手持刀片，不许过来！她
站住了，她突然想，也许这样更
好。你伤害自己，从此知道伤害别
人的痛苦；从此你可能再也不会痛
苦，再也不会让别人痛苦；如果你
解脱，也解脱别人，再不必半夜为
你忧愁。

（未完待续）


